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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寻找失散30年的恩师

高小洁，结果毫无所获。我突然

想起万能的微信。于是，我先写

了篇怀念恩师的文章《刹那芳华》

发到微信朋友圈，放上30年前的

初中毕业照和高老师的头像。

也许应了一句：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冥冥之中犹如神助，

此帖在微信圈寂寥一天后突然

有人回复：你们要找的高老师在

外国。她家在马屿篁社岳二村，

不叫高小洁，叫何银燕，就在我

舅舅家后边！

更富戏剧性的是，微信回复

的唐立国平时除推广企业产品外

几乎不用微信，大概十天半月才

上一次微信，而他老婆高贤伟也

从不主动看老公微信，可是那天

这个原籍马屿岳二村的老板娘却

在一个神奇的时间点，鬼使神差

地拿起老公的手机，像张爱玲小

说《爱》中所言：没有早一步，亦没

有晚一步，就这样赶上了。然后

就看到我发的寻人启事，而且他

们夫妇又是我好友！呵呵，这是

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情啊。

后来一切就水到渠成了，老

板娘亲自回家，确证其邻居何银

艳就是我们苦苦寻找的老师，并

发来老师妹妹的联系方式。师

姨听闻此事激动无比，潸然泪

下，为我们，也为姐姐。她说，她

姐姐住在意大利罗马斗兽场旁

边。天哪，去年8月份我正在罗

马旅游，想不到我居然曾如此近

距离地接近过恩师！

在获知高老师电话和微信

一瞬间，恍惚、怀疑、狂喜⋯⋯我

们真的找到啦？因为7个小时

的时差，还因为老师忘带手机，

在我百感交集等候整整一晚后，

凌晨，久违了的高老师发颤的声

音横越欧亚大陆隔空传来：桂

顺，是你吗？⋯⋯高老师，是

我。老师，我们终于找到您了！

然后，师徒俩在电话两头喜极而

泣，竟无语凝噎。

高老师说，这么多年她常做

同一个梦，梦见我们这班学生；

她说，这30年来，她在异国他乡

辛苦打拼，无论走到哪，总把我

们的初中毕业合照带在身边。

有时候疲惫了想我们了，就拿出

来看看；她说自己人生最美好的

记忆就是在上望中学代课的那

几年时光；她还记得，希和和士

丰在宿舍逃课下棋被她批了一

顿；她也记得，我和定武、小兰、

兰东、小敏等同学常常帮她改考

卷；她甚至记得薛孝明家的位

置，就在学校边上；她还说，真想

马上买张机票明天就回来和我

们团聚⋯⋯我一个个报同学名

字给她，老师居然可以清楚说出

每人的肖像或趣闻轶事，甚至能

说出我们每个人当年的座位和

同桌！

聊着聊着，高老师又要说：

桂顺，我流眼泪了！那天，她一

共讲这话10次以上。是的，我

也一样，失散多年的师生就这样

笑着流泪讲述着光阴故事。真

好！

找到恩师，全班欣喜若狂，

奔走相告，并建立微信专群。翌

日晚6时，大家翘首等待的高老

师来微信群了，大伙一拥而上，

七嘴八舌，全体列队欢迎老师，

一一向恩师问好、汇报。当得知

高老师过去的坏消息只是谣传，

现况很幸福时，大家都松了一口

气，特别是阿虎那句话，可谓道

出大家的心声：哦，天啊，我现在

总算放下了心！ 一直聊到凌晨

1时，大家简直如同走散多年的

孩子找到母亲，师生笑着流泪，

讲着过去、现在。

我想，我们长久以来内心深

处珍惜的也就是这份质朴的初

心。

最后，我们请高老师发张近

照，以慰我们的想念之情。老师

说：我老了，这两天流泪太多，眼

睛肿了，难看。过几天等我做了

头发，再拍照片。

老师啊，老师，您不知道，无

论岁月把您雕刻成怎样衰老沧

桑、鬓发如霜、皱纹如褶的妇人，

在我们这班上望孩子心里，您永

远是我们优雅、高贵、慈祥、温柔

的女神！

前几日，报社建了个通讯

员的微信群，本以为，这群会

如其他群一样，刚建那几天热

闹非凡，过几天就销声匿迹，

无人理睬了。

没想到，一直以来都是热

闹异常。有老友问好的，也有

新人介绍的，一到群里，大家

都像是熟悉的老朋友了。

今天晚饭时间，孙编在群

里晒出1998年瑞安日报的第

一批（业余）特约记者名单。

瞬间，记忆就随着时光旧址返

回了。

特约记者？记得我好像

有过一张类似证书。赶紧放

下饭碗，一头扎进书房，找起

这张珍贵的证书。费了老长

时间，终于在一叠大大小小的

证书里找到它，因为它是蓝色

的，否则混在一大堆证书中还

真不好找。

马上，拍照、上传，证明

自己老通讯员身份。不曾

想，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纷

纷晒出自己老通讯员身份证

书。看，金春妙一下晒出两

张，说：“其他奖状都丢失了，

唯报社的舍不得，文字情

节！”确实，那些年，我们都有

一个文学梦。

接着，王毅马上接应：搬

家时不见了，还配以哭泣的表

情；最厉害的数金洁，获得证

书居然有10张之多。高老师

接话：都是老革命了！孙编也

给金洁点赞：金洁老师最专

一，一直不离不弃。

确实，做一件事情，没有

任何人给你压力，全凭自己的

兴趣爱好而坚持不懈，让人油

然而生一种敬意。

最可爱的是蔡桂顺，为了

证明自己是老通讯员，居然晒

出 1995 年写的采访稿。看

来，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小

孩子。

之后，大家便纷纷介绍自

己与文字、报社的不解之缘。

说到动情处，王键建议：搞个

重出江湖仪式，集体复出！此

举得到大家赞同：全部穿唐装

汉服。余盛强建议：唐装可以

穿穿，汉服有些另类。

我呢，不管是唐装，还是

汉服，全部赞成。穿什么有什

么关系呢，重要的是，大家志

趣相投！那画面光是想想就

美：一群志同道合之人，穿着

唐装或汉服，或凭或立，或笑

或谈，且行且听，多好！

一路走来，因为瑞报，因

为我们是老通讯员，我们的故

事精彩了许多，我们的生活更

是充实了很多。

期待，我们穿上唐装汉

服，相聚的那一天！

今天陪儿子参加器乐大

赛。

音乐室里真热闹！打扮时

尚的小公主、小王子们像耀眼

的明星般闪亮登场。架子鼓、

古筝、电子琴、双排键轮番上

阵，于是临时布置的舞台到处

流动着家长身影，你方弹罢，我

登场，忙着为孩子搬运摆放乐

器。而小选手们理所当然看着

父母为他们做这一切。也是，

在这表演关头，哪位家长敢让

自己孩子动手呢？万一磕着碰

着咋办？

为了这次比赛，我不仅注重

平时训练，且专门请同事薛老师

帮忙为儿子造型化妆，力求做到

细节完美。上定型，烘头发，刷

粉底，涂胭脂，每一个环节都一

丝不苟。

我静静坐在教室一角，为孩

子们精彩表演和熟练技巧暗暗

叫好。也同时为最后出场的儿

子紧捏一把汗——遇到强敌了！

节目进行到尾声，赛场上上

来一对沉默的父女。父亲吃力

地端着古筝上场。留着学生发，

穿着中式旗袍的小女孩从父亲

身后钻出身子，红底旗袍镶嵌着

淡淡白梅，淡雅而高洁。她把两

张实木琴凳费力地提到台上，再

协助父亲把古筝摆好。动作吃

力而娴熟，看出她绝非第一次做

这事。

上琴、弹拨⋯⋯从搬运工到

小演员角色转换如此自然，如流

畅的音符流淌入我心中。

一曲完毕，那朵白梅又开始

移动，协助父亲收回琴凳。自始

至终，他们不说一句话，一个背

着古筝，一个拿着架子，沉默地

消失在走廊尽头。但我知道他

是最幸福的爸爸，她是最有爱的

琴童，这父女俩合作的“琴声”早

已刻在大家心里，这朵白梅早已

种在我们心中⋯⋯

让人记住的往往不是弹奏

技巧，而是比炫技更重要的东

西。这场比赛，比炫技更令人难

忘的是孝心！

哦，这一朵白梅，在哪儿见

过呢？在哪儿呢⋯⋯

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

应友人相邀到温州某国学院

参加读书会。由于来得较早，

我借机四处观赏。学院规模

不大，但四周环境清静雅致，

氛围也古朴典雅，各种布置和

器物都有种浓厚的国学味

道。当我一路逛到三楼时，被

一位工作人员礼貌地拦住：

“先生，三楼现在有活动，请止

步！”

莫非是难得一见的国学

讲座？我顿时来了兴趣。但

工作人员委婉告知，是温州某

医院借用三楼进行的发呆比

赛，谢绝公众围观。这更是激

起我的好奇心，经坚持不懈再

三“纠缠”，工作人员终于无奈

地带我上三楼，反复叮嘱不要

发出声音，以免影响正在比赛

的发呆选手。当我蹑手蹑脚

走到比赛场地，发现100平方

米左右的场地上围坐着20多

名选手。她们有的倚墙而坐，

有的横躺在地板上，有的闭目

不语，有的抱着毛毯或坐垫，

姿势千奇百怪，但唯一相同的

都是目光呆滞，默然无语。真

不愧是发呆比赛。

我惊奇万分，不由地向工

作人员询问：“大家都一样在

发呆，这冠军到底是怎么决出

来的？”工作人员轻声告诉我，

发呆比赛有严格的比赛规则，

裁判会密切注视选手的一举

一动，如果违规会立即被驱逐

出场。选手们可以选择任何

一种发呆姿势，可以一边发

呆，一边思考人生，也可以长

时间盯着一株盆栽发呆，还能

盘腿坐禅，甚至可以抱着枕头

仰望头顶的天花板，但是不许

笑、不许动、不能睡觉。虽然

规则听起来比较简单容易，但

平常人发呆 1个小时就会感

到腰酸背疼，无法坚持下去。

我悄悄观察下发呆赛场，果然

已有好几位选手退出比赛，安

静地坐在旁边看书。

现代生活节奏太快，连发

呆也变成一件奢侈的事情。

虽然通过比赛决胜负有点滑

稽，但偶尔发个呆，让飞驰时

光在发呆中慢下来，让紧绷如

弓的神经得到片刻放松，却也

是有益身心的好事。

寻师记（下）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蔡桂顺

老通讯员情节
■周微燕

哦，那一朵白梅
■金春妙

发呆比赛
■清 流


